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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南京灯火辉煌，
丰富的夜生活挑动着年轻人的

神经。鼓楼区三牌楼大街，一家
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名字的游
戏机室内，10多人正紧张地玩
着各种电子游戏。游戏厅最里
面，几台赌博机显得格外引人
注意。

赌博机前，一双双眼睛死

死地盯着高速旋转的计分骰，
“大！大！开大！”空气已经在
此刻凝结，不足 50平方米的
房间弥漫着一股紧张气息。暗
流涌动，随着小骰子转动速度
逐渐减缓，一切似乎要在瞬间

爆发。
游戏机室内，玩家玩的是一

种赌分的游戏。玩家用现金在老
板手里购买赌分，收到现金后，
老板便在游戏机上，为玩家加赌
分，同时也可以用手中的赌分，
从老板那边换取现金。
“唉！”一声长叹让小蒋显

得尤为突出，“又输了。”站在

游戏机旁的小蒋，满脸沮丧，目
光有些呆滞。脸上略带稚气的
他，与周围吞云吐雾的中年人
显得格格不入。

小 蒋 在 这 个 游 戏 机 室
“玩”了4个小时，在一次又一

次失望后，身上所带的 1.6万
元现金就输了个精光。

“输到五千块的时候，实
在挺不住了。”面对记者，小蒋
低着头，一脸的苦色。按照平时
的一贯纪录，他不曾一次输掉
这么多钱。这一次，着实出乎他
的预料。
“我当时脑子乱哄哄的，

心想今天手背，不想再赌下去。
可旁边的人一直在起哄，再来
一把玩玩，也许就能赚回来。我
没忍住，又开始赌起来。”这一
开始，就没停下来，一直到身无
分文。

按照游戏机室的
规矩，“玩”丢的钱达

到一定的数量后，店老
板会退给客人一部分
钱，作为“盘缠”。屡赌
屡输的小蒋当然知道
这一点。“我找到老
板，提出退我点钱，老
板打了个电话后，退给

了我800元，并免费给
我赌分，让我再试一
把。”

得到老板免费的
赌分后，小蒋又重新回
到了游戏机前，开始了
新一轮的“拼搏”。可

好运并没有降临在他
头上，很快赌分输光，
连老板退给他的 800
元也贴了进去。

输得精光过后，小
蒋失魂落魄地走出赌
场，懊恼不已，“我觉

得自己就像游魂一样
在街上晃来晃去。”

没走几步，就碰到
几个同学，他们跟了上
来，“我见到他们就害
怕，因为还欠他们几千
元钱。”得知小蒋又输

了 1.6万后，一名要债
的同学给他出了个主
意———按照 “行规”，
老板应该退至少 1/3
的钱，而不仅仅是“盘
缠”，如果老板不退钱
的话就报警。

输得六神无主的

小蒋，依同学出的主
意，再次回到游戏机
室。得知小蒋的来意
后，老板同意退 5000
元钱，前提是要小蒋
别再赌了，也不要报
警。得到小蒋允诺，老

板便当场数给小蒋
5000元。

然而，接过老板退
给的5000元钱，小蒋
并没有履行 “不要再
赌”的允诺，转身又一
屁股坐在游戏机位置

上，大声叫嚷着，“服
务员，加分。”

看 着 小 蒋 的 豪

气，游戏机室老板都
怕他了。他心一横，干
脆将小蒋赶出了游戏
机室。

小蒋是江苏扬州人，是
南京某大学四年级学生。

由于临近毕业，完成毕业
论文后，小蒋便无事可做。
其他同学都忙于找工作，
赶招聘会，只有小蒋整天
呆在游戏机室，企图“捞一
把”，“我父母都是做生意
的，在外面关系广，工作根

本不用我操心。”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闲

来无事的小蒋一人在街上乱
逛。路过三牌楼大街时，一家
游戏机室里的喧闹声将他吸
引住。游戏机室里热火朝天

的气氛，让人兴奋不已，大家
玩得不亦乐乎。见此情景，小
蒋忍不住迈进了这家游戏机
室大门。

然而让他自己没料到的
是，这一抬脚，迈进的不单单
是一家游戏机室，而是深陷

了赌博的泥潭。
“自己还没正式工作，

但是也很想赚到钱。赌钱嘛，
靠的就是运气，运气好的时
候，一把能赚到三四千。”小

蒋说，“我记得那是我第一
次试着赌，一下子就赚了两

千多块。前后就两三分钟，这
样来钱太快了。”

说到这里，小蒋的眼睛
里闪出一丝“绿光”。

从此以后，小蒋便一发
不可收拾。赌瘾像恶魔缠
身一般将他牢牢缠住。“基

本上三天要赌两次。每次
时间不一定，有时长，有时
短。我记得最短的一次就
玩了一两把，就闪人。最长
的一次七八个小时。”不管
时间长短，经常去游戏机
室赌一把已成小蒋的必修
课，“总体上赢得少，输得

多。一般输了两三千就走，
有时输上万。”
“刚开始赌的那段时

间，我自己的心态还算好，

基本上能管得住自己。时间
控制在二十多分钟，这样运

气不错，我有把握能赢钱。
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脑子
发昏，越赌越输，就越想捞
本……”

5万多元，对一个还没
毕业的普通大学生，不算小

数目。谈到钱的来源，小蒋
面带愧色，“我从小就有存

钱的习惯，从上小学开始，
家里父母、亲戚给的零花
钱、压岁钱，我从不乱花，都
攒起来。到上大学的时候，
有两万多元。”

小蒋自小的理财习惯，
使他比许多同龄人要富裕一
些。但仅靠这些是不够他赌
上一段时间的。至少还有两
万多元的缺口。这笔钱从哪
儿来？

原来，小蒋在 2006年
时，便开始炒股。最初的股本
是问父母要的，总共是两万
元，全部用来买股票。“股票
涨得还不错，小赚了一把。现
在势头不错，我并不想卖掉，
肯定还能涨。”于是，借着买

股票的名义，他的手再次伸
向父母的口袋。
“我跟爸妈说，最近股

票涨得不错，想再多买点，练

练手。他们知道我平时不乱
花钱，而且去年股票又赚了。

一点没怀疑，就直接给了我
2万多元。”家境不错的小蒋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把钱
要到手。

前天一夜，对于小蒋来
说，的确是个不眠之夜。从未
尝过失眠味道的他，在床上

辗转反侧。学业、前途、朋友、
家庭……很多事情都是未知
数，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
定要戒赌。

打定主意后，小蒋终于
拨通了记者的电话，要把自
己的“丑事”抖出来。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是
父母，真的。我现在真想回去
看看他们。可我哪有脸见他
们呢！”小蒋低着头，声音有
些低沉。“不过，与其他的同

学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由
于父母的关系，我工作的事
基本上定了。”

说到这，小蒋不免有些
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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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三
牌楼大街，在小蒋反映他输

钱的这家游戏机室里，记者
看到，不大的游戏机室内，

10多个男子正神情紧张地
注视着闪着电光的屏幕，不
断有人向老板递钱换游戏机
牌子。

在游戏机室逛了一圈，

记者并未发现像小蒋反映
的大户赌徒，只是正常的
“玩”游戏。而一天前，小

蒋确实是在这家游戏机室
赌的博。难道小蒋说的是
假话？记者再次打电话给
小蒋核实情况。确认就是
这家游戏机室后，记者于
是报了警。

中央门派出所民警接警
后，迅速赶到现场。见有民
警到来，一些玩游戏的男子
便纷纷往外撤。民警检查发

现，游戏机室内，除了一台
破损的老虎机外，并没其他

赌博机。
民警找来该游戏机室的

老板，老板先是矢口否认游
戏机室内有赌博机，更不存
在赌博。在民警的盘问下，该
老板才说：“以前确实有人

在店里摆放过老虎机，但不
是我的。”

至于那台老虎机的去

处，该老板说，前一天晚上，
已被人拉走了。民警问是谁
拉走了，该老板称，他也不知
道。由于找不到“证据”，警
察只好离去。

事后，小蒋告诉记者，由
于他前天曾扬言要报警，可

能是惊动了老板，于是就把
赌博机给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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